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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好好在家休息。无奈，只能泡在家里，打点行装，心里空空的，不是滋味。正

当我百无聊赖的时候，意外地收到了大学同窗好友描的电话。更让我感动的是她千

里迢迢从东北奔到上海，赶在我离开上海之前彼此见上一面。记得在我初回到上海

的时候，描给我挂过电话，告诉我她在发高烧，否则一定来上海会会我。我当时劝

她保养好身体，来日方长，我们终究会有再见之日。没想到几十天以后，她竟然要

出现在我眼前！顿时，我觉得自己又“活”了起来。 

描约了洁静一起在复旦校门口等我。我骑着自行车飞一般地赶去复旦（如今

骑车水平是大有长进），好远就见到她们。描没有料到我还会骑车，所以一直等我

把车停在她跟前时方才认出我。十年不见，描还是老样子，说话还是慢条斯理的。

她毕业后是嫁夫随夫，去东北也近十年了。她目前在商检局工作，干得游刃有余，

只是觉得有些屈才。老公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，在电视台作节目主持。他们有

一个女儿，是描的骄傲。三口之家在东北的小城市过着安逸的生活。为了庆贺我们

老同学的久别重逢，我们在复旦附近的蓝欣饭店聚餐。后来，大家又一同去逛了复

旦校园，坐在曦园的长凳上聊天，滔滔不绝地谈论各式各样的话题，直到我的喉咙

再也发不出声音。告别之时，我们约定在电脑网站上保持联系。 

临行前一天，亲朋好友纷纷来电话与我们送别，祝我们一路顺风。为期三十

五天的回乡之行宣告结束。 

尾声：告别上海 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相聚和别离总是结伴而来。初到上海与父母友人相聚

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而今又要再度告别上海，远渡重洋。出发的那天清早，

恋恋不舍地含泪与父母告别。每次离家，我总是非常伤感。去机场的途中，我默默

地与上海道别。晨曦中的上海显得特别宁静，仿佛也是在悄悄地为我送行。回乡短

短的三十五天，我重新认识了阔别十年的上海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为上海的成就而感

到骄傲，为它自身存在的缺憾而焦虑不安，似乎我们之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缘。

西北的飞机载着我飞向大洋彼岸，带走了许许多多的欢乐，痛苦和迷茫，将我的祝

福留在上海。 

 




